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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峰会 法轮功学员吁制止迫害











【明慧周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和第六十五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在纽约开幕。二十一至二十三日连续三天，部份大纽约地区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各国首脑，包括中共总理温家宝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外，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


原北京某大学的经济系教师法轮功学员莉莉也在抗议人群中。她表示，这场迫害绝对不仅仅只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家庭中有炼法轮功的，（遭迫害后）整个家庭都失去了正常生活”。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万人和平大上访后，她就一直处于被警察跟踪和监听，包括她的高干公公婆婆和未修炼法轮功的先生的生活都受到影响。她在大学的同事们也被抓被打，甚至被迫害致死，留下破碎的家庭。


编注：法轮功亦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目前已弘传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3000多项。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可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九日左右，吉林省大安市安广镇公安分局指导员马力因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作恶多端遭恶报身亡，死相惨不忍睹。


马力，男，四十二岁，是安广镇公安分局指导员主抓迫害法轮功，自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善恶不分，对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十分卖力，多次参与抓捕、跟踪、打骂法轮功学员。


此人作风不正，品行极为不端，换妻子如换衣服一样频繁，以致于熟人和他见面时问他还和那个过吗？


十一月九日左右，马力在安广镇东红岗乡地界雇佣三个推土机给自家推养鱼池，因为司机工作时边干边打电话，没有看见马力，马力被推土机倒车时给撞压、辗死，死相很惨。


马力暴死后，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都说他是坏事做的太多遭到了报应。在此忠告仍然为中共邪党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以马力为戒，停止作恶，以行动挽回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善良，赎回自己和家人的未来。 ◇








一个公安局政委的变化


【明慧网】小文的父亲是某公安局政委，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由于受中共邪党的宣传蒙蔽，再加上职业的原因，对法轮功修炼者充满仇恨，经常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小文的姑姑是法轮功修炼者。九九年冬天，法轮大法遭到中共邪党的诬蔑和打压。为证实大法，姑姑进京上访，想用自身的经历说明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政府错了。然而到了北京，信访局全是警察和便衣，姑姑被绑架了，遣送回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


小文的父亲知道了此事，急的几天睡不着觉，为营救姑姑，托关系、找熟人，费了不少周折。姑姑回来了，小文的父亲却无法理解，他认为政府不让炼就别炼了，干嘛非去北京，自己受罪，弄得家人也受牵连，还花了不少冤枉钱，图个啥。由于是干公安的，“上面”还要安排经常给姑姑打电话，不要再去北京。当初托关系时，那些“熟人”也是签了字的。他们也经常打电话让看好人，别再去了北京。


姑姑却常常给小文父亲讲法轮功真相，“真、善、忍”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信仰自由受宪法保护，讲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修炼的人不参与政治。渐渐的，小文的父亲不再说什么了。


二零零年冬天，姑姑又一次去北京，这位花甲老人在天安门广场用尽全身力气，打开横幅，喊出了“法轮大法好！”警车呼啸而来，姑姑又被绑架了，非法关押在北京某看守所。这一次，小文的父亲没有找熟人，而是亲自去北京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将姑姑营救了出来，同去的还有姑父的好友，某私立学校校长。其时，姑姑已绝食八天。


姑姑回来了，小文的父亲没有象上次那样，只是叮嘱姑姑要注意安全。渐渐的，小文的家人开始注意姑姑的变化，越来越愿意倾听姑姑讲述法轮功真相。往后的日子里，姑姑每次带来法轮功真相资料，他们都要仔细阅读。《九评共产党》一书发表后，全家都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


现在小文的父母和小文的全家都开始修炼法轮功了。父亲再也不象过去那样，完全象变了一个人。◇





善良的人总会得到上天的眷顾，对于那些在危难中作出正义抉择的人，特别是曾经帮助过修炼者的人，神会给予特殊的护佑。去年夏天，小文和丈夫所在的商厦突然着火，大火越烧越旺，转眼就到了小文的商铺前。奇怪的是，大火突然拐了个弯，好象有人操纵一样，从眼前过去了，其余的人损失惨重，小文的商铺毫发无损。小文知道，这都是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福报，而父亲几次营救姑姑给全家人创造了机缘，也给家人带来了福报。





现在，一起去营救姑姑的那位校长的妻子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的行列。 











里玉书，58岁，原大兴安岭阿木尔林业局教委书记，因为遵循自己的信仰，坚持修炼法轮功，2002年5月，被非法判刑12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了七年多灭绝人性的迫害，她绝食反迫害六年多，现已被迫害致瘦骨嶙峋。


下面是她诉述自己在监狱遭受的部份迫害经历：


背铐


2004年8月2日，我和全监区几十名法轮功学员一同绝食抵制迫害，狱警给我们带背铐，有时吊起来，白天站着背铐，从早上五点一直站到晚上八点，晚上背铐在地上。我的左臂骨在此前被恶徒打伤，痛的抬不起来了，再背铐，剜心透骨的疼，特别晚上一躺下，更是钻心的痛。


野蛮灌食


2004年12月10日，在九监区狱警贾文君指使下，包夹（协从迫害的犯人）吴湘芬破口大骂我三天。之后贾文君疯狂的给我灌食，她让李明英捏住我的鼻子，吴湘芬，刘凤珍等人骑在我的身上，撬开牙，拿着瓶子对着嗓子眼往里灌食，为了不让我吐出来，用枕巾按住我的嘴，憋的我喘不过气来，一次灌食就得用一两个小时，我精疲力竭，满脸是血，嘴都破了。我每天被强行灌食两次。


2005年1月10日，犯人护士郑冬梅给我下胃管灌食，吴湘芬骑在我身上，拼命扯拽我的头发。郑冬梅把胃管误插入气管里，我憋的喘不上来气，一大针管的奶粉灌进去，我一口鲜血带奶粉喷出来了。


关小号四十多天


2005年2月4日（还有两天过大年），我被劫持至小号，小号阴暗潮湿，暖气漏水。我双手被铐上，在一号时有地环，手脚都被铐住，姿势非常难受，痛苦的睡不着觉。


此次我被非法囚禁在小号四十多天。期间，“六一零”的恶警肖林来要给我录像，表现这些邪恶之徒如何耐心给我灌食，用来欺骗不明真相的人，我拒绝录像。


七天六夜残忍的迫害


2005年5月，我体重只有五六十斤，血压极低，高压才五六十毫米汞柱。


25日到31日，包夹不让我上床睡觉，整天把我绑在凳子上，困的我直摔跟头，她们就用针管灌上水，激我。我闭上眼睛，她们就用牙签支住我的眼皮，使劲的扯着我的耳朵，狠狠的打我嘴巴子。单玉芹、王鑫华轮番的打我，折磨我。一次，一个嘴巴子打下来，我的头“嗡” 的一下，眼前一片金星。过几天，一看左脸被打偏了，过了几年，我的脸才恢复正常。


疯狂的毒打，大拇指被掰折


2006年，一次，王鑫华用笤帚砸我的脸，足足砸了半个小时。我的脸都被砸肿了，全是伤痕。还有一次，袁安芬将我打倒在地上，把我平时坐着的小凳踩碎，然后两脚使劲的踩我的脸，我大声呼救，她竟丧心病狂的用内裤塞住我的嘴，用大刷子猛力的打我的手臂，立刻我的手臂全都肿了。


有一天早上五点多，何颖杰（杀人犯，无期徒刑），象疯了一样冲了过来，她用尽全身力气，掰我的左手大拇指，就听“喀嚓”的一声，我的大拇指被掰折了，痛的我肝肠寸断。


2006年6月10日，晚六点，王鑫华将我打倒，穷凶极恶的打我耳光，打累了，用衣挂猛力的抽打我的头部，让我痛不欲生，足足打了半个小时，帮凶袁安芬进到屋里，跟着一起打我，直到她俩精疲力竭，才停了下来。那一夜，我一直迷迷糊糊的，半昏迷，早上醒来，发现大便失禁，脑袋全是大包。两个月后，大包才消，那段时间，我被她们迫害的身体极度消瘦，走路都扶墙，说话没力气，身体麻木，心脏也常常麻木。


注射不明药物


有一天，犯人护士商晓梅强行给我注射不明药物，过一小会，我四肢无力，心脏特别难受，想上厕所，可一动也动不了。


束缚带


2007年8月，狱警给包夹蔡琳（贩毒犯，30多岁，刑期五年，一米七，一百八十多斤）、袁安芬拿来束缚带（一种刑具）迫害我。早上，修淑芬将我绑上，因为我身体瘦，绑不住，修淑芬又将束缚带增加了扣眼，再将我绑上。


8月9日，我被劫持至病号监区的十三组，蔡琳骑在我的身上，她胖胖的身体压着我，我感到呼吸都困难。蔡琳还毒打我，抓住我往地上摔，摔的我满脑袋大包，身上的伤不断。蔡琳抓住我的腿，在床边使劲的压。（编注：蔡琳现已遭报，2008年4月刑满释放，出监后腿被汽车撞骨折了）王鑫华用束缚带绑我，捆住我的手脖子，里边再塞上枕巾。


杨月（贩毒犯，刑期七年，家住哈尔滨市），她常常一把一把的拽掉我的头发。


2008年6月，包夹陈小霞，韩立颖，王鑫华，用束缚带将我绑上，王鑫华把我的一只胳膊吊在床上，身体半悬着吊了一个多小时。


因篇幅有限，这里只揭露这么多，实际上只是里玉书遭受迫害的冰山一角，但是就这一角，也足已说明了迫害的惨烈。◇
































